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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闽 方 言 形 成 的 历 史 过 程

李 新 魁

闽方言是我国汉语所属的七大方言之一
。

它主要流行于福建省
。

广东境内也有许多

地区使用闽方言
。

广东的闽方言可以分为三个支系
,

一是流行于粤东地区韩江流域的潮

州话 , 二是流行于海南岛上的海南话 , 三是流行于粤西地区雷州半岛上的雷州话
。

这三

种话使用的人数共在两千万人以上
,

占广东省总人 口约五分之二
。

是广东省内的一种重

要方言
。

潮州话
、

海南话
、

雷州话都是从福建的闽方言分化出来的
。

由于它们分化的时代和

过程以及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各不一样
,

所以形成后代相近而不相同的三支方言
。

这三

支方言在历史上与福建的闽方言 或称为闽语 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

我们要了解和研究

这些方言的有关情况必然要涉及闽语
。

福建的闽语还包括福州话
、

厦门话等方言支系
,

它们与广东的闽方言相近而不相同
。

它们之间有共同的源头
,

但也有不同的历史发展线

路
。

下面
,

我们着重探讨广东境内这三支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

一 福建闽方言的来源

广东境内的几种闽方言是从福建的闽语分化出来的
。

那么
,

福建的闽语又是从什么

方言
、

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分化出来的呢 过去
,

一般的说法是 闽语主要是晋代中原地

区离乱之时
,

中原汉族人民南下带来中原汉语演变而成的
。

这种说法 当 然 有 一定的道

理
,

但不全面
。

近若干年来
,

国外
、

国内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闽语与华东地区上海
、

苏州

一带的吴语有密切关系的看法
,

认为闽语是由吴语分化而来
,

或者说后代的闽语就是古

代的吴语
。

如美国学者罗杰瑞就在《闽语里的古方言字 》一文 载《方言牡 年第 期
,

译文载《韶关师专学报 》 年第 — 期
,

余伯禧译 中说 “闽方言是古代南方汉语

变体衍化而来的 ”
, “在闽语中最古老的词汇层在许多方面脱离《切韵 》音系这个事实

,

是

闽语作为《切韵 》前的吴语或者是江东话身分的进一步证明
。 ”他的意思就是说

,

后代的闽

语
,

就是《切韵 》 作于公元 年 之前的吴语 那时的江东话也属吴语 演变而来的
。

又有人认为 “闽语的产生应始于三国东吴汉人成批经浦城入闽之时
。 ” 见游汝杰

、

周振

鹤《方言与中国文化 》
,

载《复旦学报 》 年第 期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
,

闽语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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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由昊语 东吴的汉人用的是昊方言 分化出来的
。

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呢 闽语是

不是从吴语分化出来的呢 我们认为
,

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
,

但也不全面
。

我们认为
,

厂
‘

东闽方言的“近祖
”是福建的闽语

,

而“远祖
”
是江浙一带的昊语

。

但闽

语不单是从吴语分化而来
,

分化的年代也不是在三国或六朝时期
。

就其来源来说
,

至少包

括三个方面 第一
,

是古代吴越语的遗存
,

同时也吸收了流行于湖北
、

湖南
、

安徽一带

的楚方言 楚语 的某些成分 第二
,

直接
、

间接地接受了中原汉语相当重大的影响

第三
,

包含有土著民族 百越的一支“闽越 ” 所使用的语言 现代学术界称为“古台语 ,,

的某些沉积成分
。

就其分化的时代来说
,

至少也可以包括三个时间层次 第一
,

先秦至

三国东吴之前
。

闽语逐渐从吴语分化出来
,

应在这一个时期之内
。

第二
,

三国之后的魏

晋南北朝时期
,

这是闽语与中原汉语发生融合
,

接受中原汉语较为巨大的影响的时代
。

第三
,

唐宋时代
。

这个时期主要是接受中原汉语书面语和读书音更进一步的影响
。

广东

各闽方言从福建闽语完全分化出来
,

主要是在这第三个时期
。

这三个不同的时间层次和

三种不同的语言来源
,

在广东闽方言分化
、

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

往往交错在一起
。

各种

不同的来源在几个不同的时间层次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表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

经过一两

千年的演变
,

终于形成广东境内三支相近而不相同的
、

相当独特的方言
。

二 福建闽语从吴语分化出来的过程

在先秦时代
,

从江苏
、

浙江至福建
、

广东
、

广西
、

云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聚居着一个

总称为“百越 ”的部族群
。

在江苏的称为扬越
,

在浙江的称为匝越 浙江南部的又称为东

贩
,

在福建的称为闽越
,

在广东的称为南越
,

在广西的称为骆越
,

在云南的称为滇越

等
。 《汉书

·

地理志 》注日 “ 自交趾至会稽
,

七八千里
,

百越杂处
,

各有种姓
。 ”说的正是

这种情况
。

春秋时代
,

在江苏和浙江地区
,

曾经建立过两奈强大的诸侯国
,

一

于是吴国
,

一个

是越国
。

吴国的统治者
,

据史书的记载
,

本是周族人
,

是周文王
、

武王等的同宗
。

而这

个诸侯国的广大百姓
,

却是越族人
。

历史记载说 周太王的长子泰伯
、

次子仲雍知道他

们的父亲想传位给他们的弟弟季历
,

便故意避开逃到东南的梅里 现江苏 省 无 锡 县东

南
。

他们到了吴地之后
,

便有当地的少数民族“荆蛮 ”千余家前来归附
,

他们相继做了

蛮人的君长
,

称国号为吴
。

在周朝时
,

昊长期作为楚的属国
,

臣服于楚
。

到了吴王寿梦

时
,

吴国逐渐强大
。

这时
,

吴国的百姓已逐渐接受中原的华夏文化
。

在 寿 梦 统 治吴国

时
,

吴人与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特别是晋国往来甚为密切
。

公元前 年和前 年
,

晋国

曾两次与吴国结成联盟企图攻楚
。

昊国在长期臣服于楚国时
,

就已间接地从楚国接受中

原华夏文化和直接接受楚文化的影响
。

而在与晋国长期的交往过程中
,

更进一步接受华夏

文化及语言的影响
。

寿梦的儿子季札在公元前 年曾经聘 问 过鲁
、

齐
、

郑
、

卫
、

晋诸
国

,

表现出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 而齐景公也曾把少女嫁给吴国国君阖 、的长子终垒之
另外

,

孔子的弟子言很 子游 就是吴国人
,

他也接受中原的文化
。

这些事例说明晃国

」



与中原各国的政治和文化交往是相当密切的
。

昊王阖间时
,

用楚亡臣伍子青为将
,

大举攻楚
,

吴人五战五胜
,

伍子青终于报了楚王杀

死他的父亲伍奢之仇
。

这个时期的吴
、

楚之战
,

促使吴国通过楚方言大规模地接触汉语
。

必

须指出
,

在吴
、

楚争战之前
,

楚国对吴越地区的文化和语言已经有很深的影响
。

楚国的主体

民族
,

本来也是少数民族 相当于现代的苗
、

瑶等族
,

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华夏化较早
,

在周代初年
,

楚人已逐渐接受华夏族 华夏族是由黄河流域各族逐渐混合而成 的文化和

语言
,

楚语成为华夏语的一支方言
。

楚王熊渠在位时
,

为了取得南方及东南沿海地区越族

人的支持
,

对越人采取了许多优待的政策
,

加强了与吴越地区的交往
,

所 以《史记 》说过

这样的话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
。 ”因此

,

早在春秋之时
,

楚国的方言对吴越地区就产生过

相当重大的影响
,

吴方言中吸收了许多楚语的成分
。

所以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现代吴

语的类型学 》一文中说
“跟吴语区人民最有密切关系的是古代百越 人 民 ⋯ ⋯苗瑶族应该

是其中之一
。

从吴语音韵系统看来
,

很多地方类似苗瑶语
· , ·

⋯我们认为古代吴语区的人

民说过象现代苗瑶语那样的语言
。 ”苗瑶族是楚国的主休民族之一

,

楚语中就吸收了许多

苗瑶语的成分
,

而昊语又表现了许多与苗瑶语相同或相近的特点
,

这就表明了楚语对吴语

曾经有过相当重大的影响
。

甚至可以说
,

楚地的土著民族与吴地的土著民族本来就可能

是同一民族
,

即苗
、

瑶等族 古称为蛮
,

他们语言的“底层 ”本来 就 非 常 相近或相一

致
。

总之
,

楚语对吴语在先秦时代就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

所以汉代扬雄所写的《方言 》一

书中
,

就常常“吴楚
”并提或“荆扬 ”并提

,

这就是因为这两种方言有其近同之处
。

越国处于吴国的南部
,

其土著民族与吴很接近
,

越国统 治 者的先祖
,

据《史记
·

越

王勾践世家 》的记述
,

说是夏禹的后裔
,

夏后少 康 的庶子
,

开始时封于会稽 今浙江绍

兴
,

号为无余
。

据此
,

越国国君也是出于中原大族之后
。

而越国的百姓也属于越族的

一支
,

有人说吴与越的百姓本都同族
、

同俗
。

春秋时
,

越国的文化要比吴国落后
。

楚灵

王时 公元前 — 年
,

越与吴一样
,

都归楚国统治
,

是楚的一个属国
。

春秋末

期
,

吴越之间发生战争
,

越王勾践先是被吴国打败
,

后来在谋臣文种
、

范盆的辅助下 ,

终于打败了吴国
,

国势强盛起来
,

越兵横行于江淮之问
。

后来
,

楚怀王灭掉了越国
,

又

臣服于楚
。

在吴
、

越立国之时
,

两国的主体民族本就比较接近
,

而在它们发生争战的年代
,

其

民族及语言的融合也相当剧烈
。

到伍子青辅吴时
,

吴
、

越两国之民所操的语言可能已经

十分接近或相同
。 《吕氏春秋

·

知化 》谈及伍子管对吴王夫差的话说 “夫吴之与越也
,

接

土邻境
,

壤交通属
,

习俗同
,

言语通
,

我得其地能处之
,

得其民能使之
。

越于我亦然
。 ”

《吴越春秋
·

夫差内传 》也有类似的说法
。

总之
、

昊与越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相同或比较

接近的
。

所以汉代扬雄的《方言 》常常把吴越并举
。

因此
,

春秋战国时代
,

吴
、

越的语言

可以合称为“吴越语 ”
,

这个吴越语
,

也就是后代所称的吴语
,

它属于汉语 上古时称为

华夏语 的一支
。

不过
,

使用吴越语的
,

主要还是朝廷中的官吏和都邑中的居民
,

郊野

之间的老百姓则还是使用原来的民族语言
。

如越国的
“山越 ”或“外越 ”直到后代还是使用



本民族的语言
。

福建的闽族属越族的一支
,

在春秋战国时
,

归越国所统治
,

有时候也臣属于楚
。

闽

越人本来所操的语言
,

都是少数民族语言 可能与瑶语及苗语比较接近
,

它与北部的

扬越
、

甄越不论在种族或语言上都很近似
。

越国建国时
,

加强了对闽越的统治
,

不断有

越人进入福建
,

吴越语也不断传入闽地
。

因此
,

在战国以前
,

闽人可能已经接受了吴越

语相当重大的影响
。

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的时候
,

秦将王剪等人平定了楚国所领有的江

南之地
,

原为楚人所灭的越国也落入秦人手中
。

秦在越地设立了会稽郡
。

公元前 年
,

秦军征服了东贩 在浙江南部
、

福建一带
,

在这些地区设置了闽中郡
。

自此之后
,

越

地人民又进一步向南迁移
,

这就为闽语的分化创造了条件
。

入汉以后
,

闽越人曾帮助刘邦抗击项羽
。

而且
,

在汉朝时
,

闽越 曾 被 封 为王国
。

《史记
·

东越列传 》说 “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
,

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
,

姓验氏
。

秦

并夭下
,

皆庆为君长
,

以其地为闽中郡
。

及诸侯叛秦
,

无诸
、

摇率越 ⋯⋯从诸侯灭秦
。

⋯⋯

汉击项羽
,

无诸
、

摇率越人佐汉
。

汉五年
,

复立无诸为闽越王
,

王闽中故地
,

都东冶
。

孝惠三年
,

举高祖时越功
,

日
‘

闽君摇功多
,

其民便附
。 ’

乃立摇为东海王
,

都东威
,

世俗号为东既王
。 ”浙南温州一带就是东甄的封地

。

这段话说明闽越及东甄的王族
,

本都

是越王勾践的后代
。

由此可知
,

闽族的民族及语言跟吴越本就有密切的关系
,

而在汉初

时
,

闽越及东阮都参予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活动
,

,

与中原发生了接触和交往
。

汉景帝三年
,

被封于江苏
、

浙江等地的昊王刘滇造反
,

他 强 迫 闽 越王跟他一起反

汉
,

闽越不从
,

东甄王则跟他一起反对汉室
。

到了吴被攻破时
,

东应王又杀死吴王以邀

汉赏
, “以故得不诛 ”

。

昊王的儿子驹逃到闽越去
。

他怨恨东匝王杀死他的父亲
,

鼓励闽

越进攻东哑以报私仇
。

汉武帝建元三年
,

闽越五发兵围东哑
,

东匝人向汉夭子求援
。

汉

室朝廷派严助发越地会稽稽郡的兵卒渡海往救
。

汉兵未至
,

闽越的军队已经离开
。

结果

东威人“请举国徙中国
,

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
。 ” 见《汉书 西 南夷两 粤朝鲜传 》 汉式

帝建元六年 公元前 弱年
,

又发生了闽越出兵 攻 打建国于番禺的南越的事
。

汉朝皇

帝派大将王恢到南方来讨伐闽越
。

闽越王那发兵拒险对抗
。

结果
,

那的弟弟余善杀郑投

降
。

汉武帝元鼎五年 公元前
,

南越反汉
, “余善上书请 以 卒 八 千从楼船击昌嘉

等
,

兵至揭阳
,

以海风波为辞
,

不行
,

持两端
,

阴使南越
、

及汉破番禺
,

楼船将军 杨

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越
,

上以士卒劳倦
,

不许
。 ” 见《汉书 》

。

六年
,

韩说
、

杨仆分两

路进攻东越
, “军吏皆在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

。

东越地遂虚 ”
。

在汉初的各处战争中
,

东

欧及闽越一带的居民与中原军队屡有接触
,

而且在汉武帝时曾两次迁至江淮之地
。

这就

为闽越居民与楚地及中原居民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
。

福建的居民在此之前及这个时

代
,

深受中原及楚文化的影响
。

年以后
,

在福建闽侯庄边山遗址发现了九座西汉初

期的墓葬
,

出土的文物带有浓厚的中原汉文化的特征
。

此外
,

在福州
、

崇安角亭等地
,
‘

也发现了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汉代环首刀及大量五株钱
。

这表明在西汉之际
,

闽地已受中

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

当然
,

闽地在汉代仍与吴越发生密切的关系
。《宋书

·

州郡志》说 “汉



武帝世
,

闽越反
,

灭之
,

徙其民于江淮间
,

虚其地
。

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
,

立为冶县
,

属

会稽
。 ”冶县指的是福州一带

,

在汉时仍属会稽郡的控制
,

仍然离不开吴越的影响
。

三国时代
,

孙权在吴地立国
。

东吴的势力不断向南面闽越地区扩展
。

孙权为了扩大

兵源和搜掠劳动力
,

也为了镇压对这种掠夺的反抗
,

曾发动几次对居于浙江
、

福建一带

的“ 山越 ”人的围剿
。

经过三年的战争
,

十万山越人被迫投降
。

孙权 把 强 壮 的 约四万

人 补充入军队
,

其他赢弱的分赐给功臣及豪强作为佃户
。

这样做的结果
,

便加强了汉

人与山越人进一步融合
。

由于杂居的结果
,

又把当时的吴语传入闽越较为僻远的地区
。

另外
,

东吴提倡屯田
,

设有屯田兵
,

又使士兵兼作手工业
,

有所谓“作士 ”的人
,

屯兵与

作士驻居各地
,

他们对吴语的传播
,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总上所述
,

可以知道在汉代以前
,

闽人主要是接受吴国和越国的统治
,

接受吴越语

的传播和影响
。

同时
,

闽语又吸收了楚语的若干成分 吴
、

越
、

闽都曾长期 臣属于楚
。

此外
,

还有闽地本民族语言的沉积成分
,

这些都融合在闽方言之中
。

现代的闽方言有较

为明显的两种读音的差别
,

一是说话音
,

一是读书音
。

前者保存了汉代相当大量的语言

特点和汉代的词语或特有的词义
,

这些是三国以前吴越语的遗留
。

后者则保留六朝及唐

代的语言特点及词义较多
,

其语言时代显然较为后出
。

现代的闽方言词
,

不单在基本词

汇方面与吴语相同或相近
,

而且在某些特殊用语上也相同或相近
,

如扬雄《方言 》中谈到

吴越方言词“泡 ” 盛
、

产抱 ” “伏鸡日抱 ”
、 “路 ”

、 “阪 ” 斜
、 “拚 ” 藏 等

,

都

与闽方言相同
。

施文涛《宁波方言本字考 》一文 载《方言 》 年第 期 中考出的古吴方

言词
,

绝大多数也与闽方言相同
,

这些都可以证明闽方言与吴方言关系的密切
。

同样
,

在汉代扬雄《方言 》中所举的楚方言词
,

仍有许多保存在闽方言之中
,

如“娣 ” 看
、 “蜀 ”

一
、 “褥 ” 取

、 “纫 ” 缝
、 “妹 ” 美 等

。

这也说明闽方言中也吸收了许多楚

语的语言成分
。

总之
,

三国以前
,

闽语主要是由吴语向南传播衍变而来的
,

同时还吸收

了一些楚语和中原汉语的要素
,

此外
,

还有本地民族语言的沉积成分
。

这几个方面
,

汇

合成三国以前的闽方言
。

换一句话说
,

在魏代以前
,

闽语便已经基本形成了
,

它直接来

自吴语
。

吴语在南北朝以前虽然历经变化
,

吴语本身的语言特点因人 口的迁移也有相当

大的变动
,

但三国以前的吴语
,

却大体上保留于闽语之中
。

后代的闽语
,

其基本面 目
,

事实上应该就是三国以前的吴语
。

所以我们说
,

广东闽方言的“远祖 ”就是吴语
。

三国之后
,

晋朝统一了中国
。

西晋末年
,

发生了 ,’、王之乱 ”和“五胡乱华 ”
,

中原地

区动荡了一百多年
,

大批中原居民流入南方
。

吴方言区本身由于大量北方流民的迁入
,

吴语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化
。

它的面貌
,
已非三国时代以前的状况

。

三国之后
,

吴语当

然继续对闽语产生影响
,

仍有吴人不断进入闽语地区
,

但从各方面的材料看来
,

这一时

期
,

吴语对闽语的影响已经不太大
。

美国学者罗杰瑞从晋代郭璞注‘方言 》及《尔雅 》时提

及当时的江东话 属吴语 的一些词语与闽语相同
,

从而论证闽语是在晋代之时从吴语

分化出来
。

他举了十四个两种方言同用的词 如“械 ”—瓢
、 “婉 ”—袖子

、 “瓶 ”—
水缸

、 “竺 ”—竹席
、 “蝇 ”读如羊的音

、 “擦 ”—浮萍
、 “蛆 ”—水蛙

、 “健 ”—小鸡



等 作例子
,

这些例子当然有一定的证明力量
,

但我们把郭璞注这两部书时谈及的江东

方言词一百多条和闽语作一比较
,

发现除上举十多条两者一致之外
,

其他大多数词语两

种方言并不相同
。

这种情形
,

说明晋代的吴语对闽语可能还有一定的影响
,

但已没有绝

对的承传关系
。

闽语从吴语中分化出来
,

应在这一时代之前
,

而不是在晋代中原离乱之

时
。

因为晋代的吴语
,

已不全是汉代以前的吴语
。

吴地的居民已混入大量的北方居民
。

所以马派《国学概论 》认为中原古语至晋代及刘宋时已输入江东
,

郭璞时代的吴语已不同

于扬雄时代的吴语
。

郭璞所提及的江东方言词
,

有许多与中原地区的宋
、

魏方言相同
,

它们是来自中原汉语
。

晋时南来的北方人
,

他们带来的中原词语已大 量 地 杂 入吴语之

中
。

吴语已非昔 日之吴语
。

所以
,

罗杰瑞先生的结论不完全对
。

闽语之从吴语分化出来

的年代
,

要在晋代以前较为古远的时期
,

起码是在三国以前
。

晋时的中原大动乱
,

使北方汉人大量地进入闽语地区
。

据唐人 林 谓《闽 中 记 》的记

述
,

说“永嘉之乱
,

中原士族林
、

黄
、

陈
、

郭四姓先入闽
。 ”明朝何 乔 远的《闽书 》也说

“晋永嘉二年 公元 年
,

中州板荡
,

衣冠始入闽 者 八族
,

所 谓 林
、

黄
、

陈
、

郑
、

詹
、

丘
、

何
、

胡是也
。

,,’建安志 》说 “ 自五代乱离
,

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
,

多逃难于此
,

故备五方之谈
。 ”这个时期

,

闽语继续接受来自吴语和中原汉语的影响
。

但也正在这个时

期
,

闽语已经形成
,

而且保持着三国以前的语音特点而没有多大变异
。

这与吴语的发生

剧烈变化
,

语音系统及词语接受中原汉语较为巨大的影响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

自魏晋以后
,

僻处福建的闽语已离开吴语而形成一支独特的方言
,

至唐宋时已颇为

人知
。

如唐人刘询《岭表录异 》说 “闽人谓水母日讶 ,, 唐代诗人顾况也用闽方 言 词“国 ”

儿子 作了一首很著名的诗 多 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 》及欧阳修《归田录 》都谈到闽人刘

昌言操闽语的情况 多 宋曾糙《类说 》也说到闽士以“何 ”字与“高 ”字押韵 刘放《贡父诗话 》

说“闽人以高为歌”
,

宋代韵书《集韵》也在“林 ”字 下 注 日 “之诛切
,

闽人 呼 水也 ”
,

等等
。

这些都说明唐宋之世
,

闽语已形成一支颇具特色
、

为其 他 地 区 汉 人 所 注 目的

方言
。

唐代以后
,

福建的闽人大量地向广东地区迁徙
,

这又造成了闽语的分化
,

促成广东

各种闽语方言的出现
,

这便是潮州话
、

海南话和雷州话产生
、

发展的历史时期了
。

待续

本文责任编辑 庄容开


